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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民族体育文化何去何从? 通过对裕固族体育的考察,发现面对现代时尚体育的影

响,裕固族人主动进行文化系泊、文化选择,自信地进行传统发明等文化再生产,实现传统文化延

续,引发以顶杠子为主体的民族体育 “克里奥化”,使裕固族体育实现再地方化。认为,民族体育的

“克里奥化”是身体文化交流借鉴中的技术模仿与选择后的身体惯习延续并存,自觉弘扬地方性文化

的过程。“克里奥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尊、自立、自强的路径,是丰富人类文化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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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勃发之际,中华民族体

育文化似乎被遮蔽。其实,自土洋体育之争以

来,悠久博大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始终以各种形

态保留着,只是未能恢复到 “唯我独尊”的状

态。体育文化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地方性民族体育

的终结? 本文以备受异质体育影响的裕固族体育

为研究对象,以典型的顶杠子为切入点,探寻民

族体育文化生存与发展规律。

1 现代性中的地方体育文化
  

现代社会借助工业、科技等表现出的现代性

作用巨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结果之一就是

全球化。体育的全球化正是现代性作用的表现之

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地方体育文化发端,迅

速遍及全球,并在电视、交通等现代科技催化及

互联网的助推之下,势不可挡,形成了竞技体育

一统天下、遮蔽地方体育文化的局面。
  

在海德格尔看来, “世界”与 “大地”是一

对本质有别却相依为命的 “伴侣”,全球化与地

方化并存并行、相辅相成。在全球化的同质过程

中,将地方性有机纳入全球话语体系,是现代性

的另一作用。互联网使地方性文化不再遥远和陌

生,地方性知识、技能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展

示。具体到体育领域,奥林匹克文化催生竞技体

育外,同样带动着地方体育,使地方性体育文化

有了展示的全球平台。因此,地方性文化在全球

化过程中并未出现同质化,甚至走上强调地方性

和异质性的道路,并且形成了对应的趋势。人类

学家认为这是 “地方主体在面对全球流动的图

像、物品、人和货币时,所表现出来的发明能力

和创造力,造就了全球文化的 ‘克里奥化’。”[1]

“克里奥化”现象可追溯到欧洲殖民时期,
面对殖民者的强势语言输出,被殖民的民族并未

遗忘自己的语言,而是渐渐生发出掺杂方言的殖

民者类型的克里奥尔语。在近代中国沿海地区,
特别是上海租界中也曾出现过中西混杂的贸易语

言,即洋泾浜语。“克里奥化”理论后来逐渐延

伸至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用以表征全球性与

地方性的融合。该现象在现实中也比较普遍,两

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所生的孩子,一般来讲都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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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两个种族的生理特性,又表现出与他们相

异的生物特征[2],混血的子代表现的新生物特征

是母本、父本基因的延续和再创造,而非无中生

有。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化的沐浴下工业生

产突飞猛进,与此同时民俗节庆、民族服饰、饮

食文化、中医实践等也不断上演着 “克里奥化”;
竞技武术犹如西医化的中医,将中草药 (踢打摔

拿击刺)制作成针剂 (体操竞赛模式) “治疗”
疾病[3];民族体育运动会在竞技体育竞赛模式

下,上演着轻竞重演的节目,君子之争特质顽固

地发挥作用。面对比比皆是的 “克里奥化”现

象,学者们引申认为 “克里奥化”是指由于历史

因缘,各种文化因素在同一块土地上交互作用而

形成了新文化[4]。恰如伯克在研究文化杂交中所

指出的,人类文化中存在很多 “将自己的 ‘习
性’带入新的文化域”的 “文化实践”[5]。

  

“克里奥化”是地方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文

化互动时,从文化适应的效仿,到文化自觉的传

统延续和传统发明的文化生产过程。民族体育文

化中的 “克里奥化”有其自身特征,主要指身体

文化交流借鉴中的技术模仿与选择后的身体惯习

延续并存,自觉弘扬地方性文化的现象。

2 裕固族顶杠子的 “克里奥化”现象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聚居于

丝 绸 之 路 黄 金 段 的 祁 连 山 北 麓 的 三 个 “飞
地”———东部皇城镇,中部红湾寺、康乐、大河

乡一带,西部明花乡。裕固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大多以部落形式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

活,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迁徙。多民族大杂居的

格局使裕固族广泛接触蒙古族、藏族、汉族、土

族以及西方等异质文化,这种经历造就了裕固族

人的包容性。同时,相对封闭的裕固族 “小聚

居”为裕固族人特色化的婚俗、饮食、聚居、服

饰等文化提供了发育成熟的空间,塑造了裕固族

人鲜明的个性。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建设、敦煌热、环祁连山旅游热,
肃南裕固族体育迎来了新的文化交流机遇。颇具

裕固族特色的现代体育项目顶杠子,便是裕固族

体育在广泛文化交流中 “克里奥化”的结果

之一。

2.1 生活中顶杠子的原模
  

裕固族人的生活是顶杠子的源头。顶杠子的

创生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2.1.1 建筑技术的迁移
  

裕固族人居所多模仿蒙古包、藏式帐篷的搭

建方式。搭建中用绳索、皮钉将乌尼 (椽子)和

哈那 (围墙)固定形成框架,用顶杆撑起套脑

(天窗),以毛毡等包裹形成可移动、拆卸的帐

篷。顶梁的乌尼一般使用碗口粗细的木棍,每次

搭建时,乌尼上梁工序至关重要,这是将基座、
格网墙体、屋顶、天窗连成整体的关键工序。裕

固族人的帐篷有自己的特色:“旧式的裕固族黑

帐房里有九个立柱,每三个立柱上有一个横梁,
三个横梁代表日、月、星。二十个木橛子,除东

南西北的八个木橛以外,帐篷后面的十二个木橛

代表十二生肖,帐房四个角的大木橛分别代表

虎、狮、龙、凤凰四位大力神,整体呈正方形,
故被称作 ‘一颗印’帐房。”[6]顶杆、椽子、橛子

不仅是建筑材料,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牧民在频

繁与椽子、橛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娴熟运

用木棍的技巧,已经构成一种文化基因并随牧民

四处 “迁移”,在生产生活中派生出各类副产品。

2.1.2 尚力文化的惯习
  

游牧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格外青睐角力运动,
摔跤、抱石头、押架、拔腰等占据身体活动的主

导,形成浓郁的尚力文化。牧民普遍喜爱的摔跤

以力量为核心,综合运用各种技法,以保证自身

稳定、破坏对手平衡。此类角力运动深刻强化着

崇尚拼搏的尚力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

过程中呈现出不为所动的独特性。在尚力文化环

境中,力量型的身体活动拥有价值引领作用,裕

固族的 “巴特尔”(摔跤高手)被牧民视为英雄。
摔跤比赛中主持人鼓励参与者 “依勒玛勒啊噢

什,依采尔沟什卡丢尔特。”(意为:一个马鞍子

是用四块木板做成的,好汉子的本事要拼三次)。
“拼”被视为好汉子的标准,拼得 “巴特尔”是

获得了民众认同的重要标签。在这种尚力文化氛

围中,“竞力”技术类型铸就了裕固族人的身体

惯习,也成为当代身体活动创新的基本资源。

2.1.3 牲畜象形的采借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描述:“裕固族人常

在聚集场合中作顶牛游戏,比赛时,两个人分别

将长1.5—2米左右的一根木棒的两头分别顶在

各自的胸部,所站之处划有终线,谁能把对方顶

过线 为 胜。”[7] 《肃 南 裕 固 族 自 治 县 体 育 志

(1954—1994)》中也有相同的记载。“顶牛”是

“顶杠子”的前身。田野调查中,笔者采访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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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70岁以上熟悉顶牛的牧民,他们普遍认为

“顶杠子”没有对应的裕固语,被外界称之为

“木尔格”的顶杠子缺乏依据。康乐镇大草滩村

村民A.G.H (99岁,裕固族,2020年初去世)
说:“我们裕固语 ‘木尔格’是指草原上牛到发

情季节,经常看见两头脬牛 (公牛)为争夺交配

而头顶头。过去,小孩子经常在草原上撅着屁股

玩木尔格游戏。”看来,“木尔格”特指顶牛,与

顶杠子无关。即便如此,从牲畜活动中获得的当

代发明灵感,使这种取材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人为

创造,将顶牛与杠子有机关联起来,完全符合广

泛采借自然和传统,实施当代发明的基本模式。

2.2 顶杠子的创生

裕固族人为参加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

会,遴选民族特色的裕固族民间传统游戏顶牛为

表演项目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不过,大家认为

顶牛名称过于平常,经论证,普遍认为顶牛的木

棒与裕固族搭帐篷的杆子有关,故将该项目命名

为 “顶杆子”。由于裕固族人在讲汉语时 “an”
和 “ang”不分,常把 “顶杆子”说成 “顶杠

子”。细究之,杆子细长,而杠子短粗,更接近

顶牛游戏中木棒的形态,最终确定了 “顶杠子”
之名。

  

从顶牛脱胎以来,顶杠子的器材日益彰显民

族文化特色。在2003年康乐乡大草滩村第一届

民俗文化艺术节上的顶杠子比赛,所使用的就是

普通的松木杠子。随着裕固族聚居区文化旅游艺

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广泛开展,杠子两端开

始用蓝色或红色绸布包裹,并依次缠上红、白、
蓝、黄、绿等彩带。裕固族 A.X.M. (肃南县

康乐镇杨哥村牧民)解释,杠子上红、白、蓝、
黄、绿等彩色条纹,分别代表太阳、羊群、蓝

天、大地和草原,与鄂博上嘛呢旗五种颜色是一

样的。显然,裕固族人把藏传佛教的五彩经幡的

颜色糅合到顶杠子的器材上,赋予其鲜明的地方

性知识象征意义。
  

2016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的顶杠子

比赛有了较为规范的竞赛规则。即使如此,顶杠

子竞赛依然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息,参赛选手必

须由片长或村主任带进比赛场地签到后参加比

赛,竞赛须由民间有威信的老人担任裁判,出场

顺序、选场地,以及选顶杠子部位 (如第1局用

右肩胸窝,第2局用左肩胸窝,最后用腹部)都

需要 “抓阄”,且没有严格的体重区分等。恰如

涂传飞所言: “民俗体育经地方政府征用之后,
虽然按照西方现代体育标准对其进行了改造,使

其具备了现代体育的许多特征,但仍属于民俗体

育文化的范畴。”[8]
  

如今祭鄂博中的顶杠子展演主要是吸引游

客,目的是延长肃南旅游链条。正如A.L.W 老

人所讲:“原来我们祭祀完鄂博后,男人顶杠子,
那是为我们草原的天神和山神表演,把天神山神

哄高兴了,我们牧民才不会遭天灾。你看今天的

女人们都要拿起来试一试,摆个造型还照相,
哎! 还不是为了吸引游客来看,拉动旅游。”顶

杠子对于裕固族人来说更意味着精神追求,充当

着弗雷泽所言的人与神沟通的 “槲寄生” (中
介)。裕固族牧民通过顶杠子比赛来娱神,祈求

风调雨顺、水草茂盛、牛羊肥美、人畜平安。
  

近年来,甘肃张掖打造汽车拉力赛、滑翔运

动、热气球、野外露营等体育文旅,肃南的体育

旅游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但这些

时尚体育活动并没有遮蔽地方民族体育,相映成

趣的是每年8月1日肃南县庆举办的大型民族体

育运动会,这是一项在国际标准的索朗格赛马场

中举办的具有现代竞赛形式的民族体育盛会,对

裕固族人来讲也是一次借鉴、反思、自我革新的

机遇。聪慧的裕固族人很快将豪迈奔放的赛马、
顶杠子、拉爬牛、拔棍、赛骆驼改造成为人人可

以参与的活动,使得人们在体验中感受裕固族体

育的魅力。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2019年,
独具特色的裕固族文化非遗项目赴匈牙利、波

兰、斯洛伐克、以色列等4国展演,吸引了世界

的目光。
  

裕固族人虽然受到全球化影响,但是他们认

识到只有地方化才有本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也只有地方化才能避免滑入道格拉斯·凯尔

纳所称的自我无法定位、主体丧失自身把握能力

的 “空间迷失”。裕固族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难

以在西方竞技体育竞赛中有重大突破,也不可能

在自己家乡凭借竞技体育招徕游客,而采借竞技

体育技术、竞赛等有益成分,改进和创新特色鲜

明的本土体育才是出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裕

固族人创造出上文所提的人人参与的体育项目,
这对于短暂逗留的游客来说容易上手,让游客留

下了足迹和金钱,带走了裕固族体育的身体记

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很多传统都是在

新近被发明出来的,发明的基本目标是 “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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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构建社会关系。”[9]

顶杠子就是如此,原本徒手角力、搭建帐篷、牲

畜角斗等生活活动经过人们的主动选择利用和加

工后,发展成可娱乐、竞技、展演的顶杠子,实

现了甘肃特有民族体育元素的再生产。在这一过

程中,全球化的体育文化仅为诱因和参照,本土

群体对适合他们自己文化场景的内容和形式,做

出新的解释和再现,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

“混合”[2],不自觉地实现了 “再地方化”。“再地

方化”不是从全球化空间中退缩,而是面对诸多

社会空间,将民族体育纳入列斐伏尔所强调的人

们接触最直接、频繁的生活空间之中。“再地方

化”的顶杠子对于游客来讲,新鲜有趣、简便易

行,使生活习俗、生活空间得以复出,并通过异

质相吸,拓展了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空间。顶杠子

的发明参与者A.J.X就表示:“当时在发明这个

传统项目时,的确挺费劲儿的。我们思前想后,
终于找到了能够反映裕固族人生活的项目。”在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悠久的文化习俗和身体惯

习,使顶杠子这一凸显族群认同、民族自信、地

方特色的传统发明应运而生,成为民族体育 “克
里奥化”的典型代表。

3 裕固族顶杠子 “克里奥化”的成因
  

“克里奥化”是地方性文化主动进行文化系

泊、文化选择,在文化自信中进行传统发明的文

化再生产,完成 “再地方化”,实现传统文化延

续的过程。

3.1 主动寻求文化系泊,谋求文化赋能
  

系泊是指由高强度系绳连接到移动物体上使

之稳定或固定的行为,在此比喻不断迁徙、渴望

稳定的民族文化寻求文化依托的过程。裕固族在

长期的迁徙中,得到了无数系泊处的锚定,这些

系泊处分别来自宗教、游牧、农耕、经商等。宗

教信仰是裕固族人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游牧是

裕固族安身立命的手段,农耕是他们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支撑,经商则使他们不断与其他民族进行

交流。随着系泊处的增加,流动文化的文化含

量、稳定程度也在提升。裕固族在长期的流动中

得到了多元系泊处的文化支撑,获得了多元文化

滋养,其中汉文化支撑最为重要。从 《安西采访

底本·祠祀》对于庆祝宫、文庙、大成殿、文昌

宫、先农坛、关帝庙等建筑的记载中,可窥安西

一带所受汉文化的影响[10]。受其影响 “黄泥堡

裕固族乡是裕固族中最早放弃民族语转用汉语的

地方。”[11] “明代 《肃镇华夷志》透露:‘临城八

族’并非 ‘纳马之族’,而是 ‘种田纳粮’或

‘充伍食粮’。裕固族东迁之前,居住在沙州、赤

斤、罕东左卫的不少民众已经定居务农,修筑城

池。”[12]系泊过程使裕固族体育印刻了多元文化

印记,与藏文化相同的拉爬牛、蒙古文化相似的

赛马、伊斯兰文化相关的摔跤、汉文化相近的拔

河等完成了文化间广泛采借。同时,系泊也使得

裕固族人拥有了反思的参照系,顶杠子便是拔河

的反向运动。为实现身体竞争,以身体互动见长

的各种体育活动,互为系泊,交流赋能,各种技

术资源交汇,使交流双方都能不断积累身体资

本,无形中地方性身体文化资本得以积淀。

3.2 主动进行文化选择,再现文化基因
  

理查德·道金斯在 《自私的基因》中形象地

比喻 “选择”:“就像一条河流,自然选择沿着遭

遇最小阻碍的立即可选的连续路线来盲目地改善

它向下流的路径。……它是一系列历史改变的产

物,每一次改变最多也就是代表着当时恰好是更

好的那一个可选项。”[13]人类的文化与之相似,
然而文化是人所为,身体体验决定着身体认知,
影响着人的身体创造,身体创造的文化必然是感

性基础上人类理性选择的文化。身处西域的裕固

族人,备受文化交融的影响。汉武帝元狩二年

(公元前121年)的河西归汉是历史上对西域及

北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即使是匈奴儒学

家陈元达也始终过着 “常躬耕兼诵书”的生活。
“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后……许多非汉的统治民族

集团反而自己汉化了。”[14]同时,游牧民族对汉

人的影响同样广泛。据 《搜神记》卷七云:“胡
床、貊盘,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
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
吉享嘉宾,皆以为先。”[15]可见,汉族人生活中

“胡风”甚浓。如今裕固族人意识到本族文化的

重要并选择展示,如对服装、建筑、饮食、歌舞

等进行 “新开发”,“‘新开发现象’预示的也许

就是西部民族的这种觉醒。”[12]这是保持中华民

族文化多元色彩的重要途径。多元文化交织造就

了裕固族文化的自重与包容的性格,该性格影响

着裕固族人在民族体育的传统发明中,首选自己

身体惯习、又是体育基础的竞力。竞力使裕固族

体育当代发明沿着竞力—竞技—竞艺的轨迹前

行,避免直接选择竞技导致体育文化脱节或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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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裕固族人的选择就是当下 “恰好是更好的

那一个可选项”。裕固族体育大多处于竞力状态,
竞力基因强大,聪慧的裕固族人在顶杠子项目

中,将拔河、拔棍、拉爬牛等项目的 “拉”改为

“顶”,这个小小的变化,造就了项目特色。生活

经验时刻强化着这个基因,比如顶帐篷所需的是

译为 “干木” (“死木”)的 “霍热依毛登”[6],
用干木 “顶”帐篷,用死木 “顶”健康,物尽其

用是裕固族人的文化基因,更是文化智慧。文化

基因是民族体育传统发明的根本,是身体文化创

新的基础。裕固族民族体育竞赛逐渐使用国际化

的场地、标准化的规则等种种变化,在裕固族青

年人看来,就是本族固有的文化基因,而非异质

文化输入的结果。这种自觉与日本人去美国后惊

呼 “美国也有麦当劳呀”高度相似!

3.3 主动认同地方文化,体验文化自信
  

过分模仿体操竞赛模式的竞技武术,因千人

一面而失去了武术的魅力,表现为自卑的 “去地

方化”。改变这种窘境,须自信地 “再地方化”。
“再地方化”是当现代社会全球化笼罩下的地方

文化经历了地方性文化流逝、趋同后,在反思、
审视的基础上逐步重组、重塑,以求彰显特色的

“地方化”的过程。“再地方化”的本质是布迪厄

的地方性文化的再生产,正如格尔兹所言,相对

性文化方能绘制色彩斑斓的人类文化图景,文化

亟待地方性文化的再生产。“再地方化”恰逢社

会发展带来的现代性,通过现代性提供的 “脱
域”标志和平台,帮助地方文化 “从通过对不确

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脱离出

来’。”形成抽象的、融权力和信任为一体的同质

共享平台。有益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是一种抽象符

号,常人无须掌握货币如何实现债务与债权关联

等专业知识,只需信赖这一脱域后的符号即可。
在这方面,中国人擅长通过生活化、身体化脱

域,“因为他的 ‘心’必须在别人的 ‘身’上完

成,他自己的 ‘身’也必须成为别人的 ‘心’照

顾的对象,因此,中国人的 ‘天理’亦必然是二

人之间的 ‘仁’。”[16] “仁”成为身体化脱域出来

的共识符号。民族文化还得益于民间力量脱域,
如 “民间文化是一种以非书面、非官方或非正式

的形式流传和保存下来的某一社会或族群的文化

传统。”[17]发挥着对官方鞭长不及之处的补充作

用。可见,脱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套基于信任

的共识符号系统,因此,也为地方性传统文化指

明了发展方向,只有通过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现代

性脱域,将地方性知识和技能抽象为有益于健

康、幸福的共同生活化符号,或者生活方式符

号,才能顺利实现地方性文化的时空延伸。延续

至今的民族体育多为成功脱域者,实现了地方性

民族体育文化的再生产。裕固族人自信地凝练出

融于生活的 “娱乐体育”,降低了参与者的文化

认同门槛,赢得了民众信赖,激发了地方文化自

信。初步脱域的 “顶杠子”因容易上手而对游客

极具吸引力,有游客说这是裕固族人发明的 “太
极推手”。不断脱域的 “顶杠子”更侧重 “神
往”,它蕴含着地方性文化的神圣性,祭鄂博的

顶杠子全然不囿于竞赛,更是庄严的通神仪式;
娱乐健身的顶杠子也不限于欢愉和强身,更是神

圣的族群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途径,具象的顶杠

子很容易深入脱域为共识的 “推己及人”符号。
“恰恰在普遍的 ‘非地方’和 ‘无地方’的孤独

情境中,‘地方’更加凸显为人类互动的意义核

心和彼此观照的基础领域。”[18]顶杠子这种蕴含

神圣性的符号由此倍显价值。

3.4 主动实施文化突破,实现文化再生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替代游牧、机械取代手

工、算法理性辅助人类理性等重大里程碑式的突

破,由此促进着文化再生。借助算法理性,人工

智能开始介入人类生活。算法理性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人类理性能力和理性意志的内在有限性,
是一种 “后人类时代”新理性,文化随之跨越式

再生。算法理性使理性运用呈现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理性的运用主体不再是人,而是类人的人工

智能;二是理性运用越来越具有相对固定和封闭

的边界[19]。算法理性的文化再生固然存在优势,
却表现出 “去人化”“逐利化”倾向。竞技体育

实属算法理性之果,由于竞技体育专业边界明

显,只有身体技能高超的精英方可介入,不断挖

潜致使竞技精英渐失人的尊严,“去人化”导致

竞技体育文化异化。面对异化,应充分尊重 “人
类理性”的身体算法。其实身体会自动计算出,
相同的活动蓄能优于挖潜,娱乐健身更能满足人

的健康需要,从而选择民族体育[20],借此可以

修正竞技体育的 “去人化”,帮助实现 “再人化”
的日常生活,体现人的尊严,从身体层面缓冲算

法理性对人的巨大冲击。这个过程犹如大学之道

不可限于 “止于至真”,必须再生为 “止于至

善”,民族体育须 “止于至乐”,而非追随竞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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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止于至争”。裕固族人以顽强的身体算法惯

习,主动突破了竞技体育、时尚体育的束缚,通

过人人可参与、参与获愉悦、愉悦促友情的 “克
里奥化”顶杠子,推动裕固族民族体育率先实现

地方性文化再生。

3.5 主动开展身体建设,实现传统延续
  

在体育文化建设中,身体建设始终占据主体

地位。身体建设中除了自然积淀,更有人化塑

造,二者对身体产生惯习化影响,使得身体表现

出难以改变的身体特质和行为习惯。裕固族人首

推与撑帐篷相关的顶杠子参加民运会,正是以惯

习生活作为其选择的依据。虽然,惯习的身体蕴

含稳定的传统,但也不可忽视强烈的生命冲动引

发身体建设的 “可塑性”,身体微小的变化能够

引发文化变迁的蝴蝶效应。佩戴拳击手套撬动了

体育的文明化;“以搏塑人”的太极拳一改 “伐
人”面貌,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顶杠子 “克里奥化”将裕固族体育推向了全国,
成为肃南特色旅游资源。总之,通过可塑性的身

体建设,以传统发明延续、完善稳定性的传统文

化,推动 “非均质性”地方传统身体文化与现代

理念贯通、与文化共建衔接,以求抵达现代性的

“均质性”状态[21],实现文化的延续共享。霍布

斯鲍姆发现:“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

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9]。人

类在发展过程中,唯有继承和不断充实传统,才

能沿着可持续的文化运行轨迹前行。利用可塑的

身体,延续稳定的传统,需要依托身体行为衍生

规律进行传统发明, “每一个人在讲述、表演、
模仿和重复某一种民俗事项时,都可以说是一种

再创造。如果十个人讲述裕固族 《婚礼颂词》或

《剪马鬃颂词》就会有十个不同的版本。”[17]在千

差万别的身体建设中,体育始终循身体竞力之

脉,通过竞技实现竞力传统的发明,通过竞艺实

现竞技传统的再创造,使人体文化传统得以延

续[22]。在现代社会,裕固族人遵循体育衍生之

径,对与生活相融的活动进行专门的身体建设,
完成了传统体育的跨界发明,构建起当代裕固族

体育框架,探索出民族体育发展新路。
  

“全球化的地方”在 “克里奥化”中实现了

“地方的全球化”。身居地方的民众,通过积极主

动的文化系泊汲取文化资源,积淀地方文化;根

据发展需求,主动选择适宜的文化路径,规划文

化运行向度。在文化基因的作用下,促使惯习性

的地方文化再生。裕固族的顶杠子必然历经自卑

与自信的彷徨、模仿与创生的激荡,也必然以传

统发明有效延续传统,融入全球文化。艾森斯塔

德认为,文明一体化最终结果是保留了更多地方

差异性的混合,地方传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现

代社会是 “多元现代性”[23]。如此看来,裕固族

体育践行 “克里奥化”是必由之路。

4 结语
  

现代性下的全球化不是民族体育的终结,却

会为民族体育提供更广泛的 “脱域”平台和机

遇。民族体育主动运用 “克里奥化”进行文化再

生产,实现再地方化,可以有效延续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裕固族人的民族体育实践为 “克里奥

化”理论提供了主动以身体建设实施传统发明、
延续传统身体要素,乃至弘扬民族文化的可操作

性运行机制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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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ly
 

carry
 

out
 

cul-
tural

 

reproduction
 

such
 

as
 

traditional
 

invention,
 

realize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ead
 

to
 

the
 

Creolization
 

of
 

national
 

sports
 

with
 

the
 

Dingangzi
 

as
 

the
 

main
 

body,
 

so
 

as
 

to
 

realize
 

the
 

re-
localization

 

of
 

Yugu
 

ethnic
 

group
 

sports.
 

Thinking
 

about
 

this
 

phenomen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re-
olization

 

of
 

national
 

sports
 

is
 

the
 

process
 

of
 

the
 

coexistence
 

of
 

technical
 

imit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physical
 

habits
 

after
 

selection,
 

and
 

the
 

conscious
 

promotion
 

of
 

local
 

culture.
 

Creolization
 

is
 

the
 

path
 

of
 

self-esteem,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enrich
 

hum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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